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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我们动01班毕业60周年，由

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我们的年级庆祝

活动采取了线上形式。虽然已经分别60年

之久，但当同学们在网上重新相聚时，历

历往事扑面而来，大家似乎又回到了青春

年少时。

1955年，清华水利系初设“水力动力

装置”专业，我们都是抱着为祖国兴建大

型水电站的人生目标进入大学校园的。由

于参加密云水库设计及生产劳动，我们

班绝大多数同学推迟毕业，于1961年1月

跨出校门。那时正值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

期，毕业分配方案与以往历年相比，有更

多的同学要到边疆与基层，本文的主人公

陈通谟便是其中之一。

奔赴边疆

陈通谟于1955年从天津考入清华大

学水利系水力动力装置专业。他性格朴

实、随和，在班上的外号是“小哈”，这

也许是因为他有时有点迷糊，也许是因

为他身上有股傻劲，不精算计。生活中

他会主动打水、扫地，为大家服务，愿

意听候大家“使唤”，确实有点傻劲、

哈劲、乐劲。可是对正经事，如上课、

做作业、实习、劳动等，他都是非常严

谨、认真、扎实的。在十三陵水库劳动

时，无论是挥镐挖方、扬铲装土、肩担

运土，还是掌把独轮车、运送砖石，他

都干得最卖力、最欢快。由于体力消耗

大，吃饭时他曾创造过一连吃下七八个

陈通谟：内蒙古风电事业的拓荒牛
○张  庄  虞石民  张兆琪（1960 届水利）

大包子的纪录。在大学阶段他成长了很

多，最后一学年他担任了动01班的团支部

书记，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毕业分配时，他主动要求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1961年1月毕业

后，他奔赴内蒙古自治区，此后扎根内蒙

古数十年，把自己的一切无保留地贡献给

了内蒙古的电力事业。

陈通谟到内蒙古后被分配到电力局新

组建的农电处工作。当时内蒙古不仅是农

村，就连许多县城都没有通电。陈通谟的

任务是要帮助各县旗解决农村通电问题，

要尽力让广大农牧民能用上电。

刚开始工作的那几年，生活与工作条

件都还非常艰苦。因为工作需要，他常常

要下到旗县和牧民中去做调查，出差时他

需要自带干粮，常常带着自己准备的炒面

粉和贴饼子在外面跑上几天，晚上常住在

蒙古包内。由于卫生条件有限，有时在途

中也会招一身虱子。这些都没有难倒他，

1990 年，陈通谟（左 3）陪同国家电力部领导

在朱日和风电场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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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内蒙古广大农牧民对电的渴求感同

身受，一心一意地努力做好工作。

要解决农村通电问题，最大的困难往

往来自无法取得通电所需要的费用。他是

位工程师，筹措经费本不是他职务范围内

的事，但出于对农牧民无电之苦的深刻体

会，他为此做了很多努力。例如为了解

决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右两旗拉线通电

所需的800万元，他设法联系上了国家计

委，并争取到了所需的资金。

在农电处工作的20年里，陈通谟过得

很充实。为了建设当地农村电力排灌系

统，陈通谟做了详细规划，完成这项大工

程的资金缺口虽达3亿元，但经过不懈的

努力，最终都得到了落实。在这项巨大的

工程中，从制定规划、列计划到竣工验

收，他全程参与，亲自参与建设的35千伏

到66千伏变电站达到260个。

结缘风电

1976年，陈通谟第一次与风电结缘。

在集宁召开的一个风电会议上，商都牧机

厂与清华大学合作研制了一批小型风力发

电机组，在牧民们的实验性使用中反响很

好，陈通谟立刻意识到风力发电可能是解

决散居牧民用电的最好途径。他用自己掌

管的经费，在商都县大拉子乡土城村给每

户人家都安装了一台风电机组，建起了全

国第一个风电村，受到村民们的热烈欢迎。

从1983年起，陈通谟和他的同事开始

了小型风电站的试点工作，在乌盟察右后

旗韩勿拉乡政府所在地建立了一座独立运

行的小风电站，装机3×2千瓦，采用蓄

电池分组充、放电，通过线路以220伏直

流为用户供电。这种方式的优点是系统简

单、线损小、造价低，缺点是不能带使用

交流电的家用电器和一般的电动设备，且

不便计量。1987年，陈通谟牵头又进行了

新的试点，建设巴盟乌拉特中旗巴音杭盖

风电站，装机13.5千瓦，用逆变器交流输

入低压配电网，能带各种家用电器和小动

力负荷，并便于分户计量、合理收费。

20世纪80年代中期，太阳能发电进入

试用阶段。陈通谟认识到太阳能可以与风

能互补，非常适合地广人稀的内蒙古。于

是，他又创造了另一个“中国第一”。他

带领课题组建设了全国第一个“风光互补

家庭供电系统”，该系统的主体由一台功

率100瓦的风电机组和一个40瓦的太阳能

光电板组成，再配以电池组和逆变器。他

从内蒙古电管局筹措到部分资金，又请牧

民自筹部分资金，让乌拉特中旗巴音杭盖

苏木的26户牧民用上了电。在此之前，他

们没有电灯、听不上广播。对这些牧民来

说，通了电是对他们的第二次解放，村民

们回赠给他一面“第二次解放”的锦旗。

小型风力发电机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

始在内蒙古得到推广应用。1984年内蒙古

初步形成成套生产供应风电机的能力。当

时的内蒙古姑娘选婚时常要问：“你家有

没有风力发电机？”风电为牧区增添了

光彩，成为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2000年底，内蒙古小型风力发电机应用已

达15万台，解决了近60万牧民生活和部分

生产用电。陈通谟在小型家用风力发电机

的推广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针对当时每个

旗县都有好几种机型、风机的维修管理困

难，他抓了小型风力发电机标准化、通用

化的问题。

风光互补供电这一绿色环保且可持续

的发电方式，后来更得到普遍推广应用，

配置也逐步提高，解决了内蒙古无电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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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用电问题，并成为一个大规模的新

兴产业。在近几年的内蒙古扶贫工程中，凡

电网不能达到的地区，风光互补发电设备得

到广泛利用。除满足区内需要外，内蒙古的

小型风力发电机及风光互补家庭供电系统

还开始应用到国内其他省区，并出口至蒙古

国、德国、印尼、泰国、新加坡等国家。

陈通谟在199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

曾这样描写过全区28%牧民用上风电后生

活的变化：“风力发电为‘天苍苍，野茫

茫’的古老草原注入了新的生机，增添了

经济开发的活力。牧民们从此告别了‘油

灯粪火’的历史，开始了现代文明的新生

活。有了电，电视机等家用电器进入牧民家

庭。每当夜幕降临，牧民们在明亮的灯光下

学习，看电视，不出蒙古包，便知天下事，

大大缩短了祖国边陲与内地的距离。”

建设大型风电场

1986年，陈通谟参加了我国第一个赴

美风电考察团。通过考察，他意识到内蒙

古的风力资源潜力巨大，决心要在内蒙古

搞大风电。回国后，他立即向党组做了汇

报，要求成立专门的风电机构。经党组同

意，全国第一个风电办在内蒙古成立了。

风电办是新成立的机构，只是一个科级单

位，陈通谟当时已经是副处级，但为了理

想中的大风电，他自降职位，主动辞去了

农电办主任工程师的职务，并开始着手寻

找建设大型风电场的最佳地点。

根据气象局多年的测风数据，按照不

低于每秒6米的标准，陈通谟最先找到了

三个地区，其中锡林郭勒盟的朱日和被选

作大型风电场的试点。陈通谟团队在朱日

和使用25米高测风塔进行了一年的风速

测量，一年中5～25米/秒有效风速时间高

达7157小时，是个比较理想的风场。1987

年，陈通谟完成了朱日和风电场的初步可

行性研究。1989年，朱日和风电场购买了

美国生产的5台100千瓦的风力发电机，并

于当年年底正式并网发电，成为内蒙古第

一个并网发电的大型风电场。陈通谟和他

的同事们亲切地把朱日和大型风电场称作

“风电延安”，意喻朱日和是内蒙古大风

电事业的开端。

从1986年到1993年，陈通谟团队一直

在进行内蒙古大型风电场的规划和选址工

作。经过多年的艰苦工作和立塔测风，在

内蒙古盛行西风的地形加强区、邻近电网

末梢、缺电严重的地方找到了十个场址。

到1997年陈通谟退休时，内蒙古已经完成

了4座大型风力发电场的初创，它们是：

朱日和风电场、商都风电场、锡林风电场

以及辉腾锡勒风电场。

“辉腾锡勒”的诞生

在陈通谟执着地寻找风电场址的过程

中，“辉腾锡勒”的出现很有戏剧性。

1992年夏天，在一次陪同外宾考察风场返

回乌兰巴托的小飞机上，快到呼市时，他

望着窗外苍茫大地，突然发现大青山顶上

有一片绿色的开阔地。经验告诉他，这片

开阔地不同寻常。他回忆起这就是自己以

前曾经到过的一个叫“灰腾梁”的地方。

第二天便拉上了来内蒙古开会的、时任电

力部农电处处长的尹炼（1972级电力）去

现场考察。那天风很大，当他们把车推到

山上后，又被大风吹得躲回了车里。司机

开着车在这片海拔2000米、东西长40公

里、南北10公里的开阔地上绕了一圈。第

二天开会时，尹处长高度评价了“灰腾

梁”这一潜在的风场，认为有可能列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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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开发的重点。会后陈通谟立即向领导汇

报，并陪同时任内蒙古电管局副局长赵凤

山实地考察，争取到了30万元立塔测风的

经费，但30万只够用来制作10个40米高的

测风铁塔，后来他又争取到呼市一个中德

合作的风能项目办在测风仪器方面给予的

大力支持。“灰腾梁”是蒙古高原冷空气

南下的山隘风口，经实际测量，其40米高

度年平均风速达到每秒8.8米，而且该地

区的风具有持续性好、稳定度高、有效性

强的品质，证明这是建设风电场非常理想

的场所。据此，陈通谟编制了一份装机容

量为120万千瓦的开发规划及测风报告。

120万千瓦在1993年的中国风电界，是一

个极其惊人的数字，有人认为他的规划有

点离谱。这时，陈通谟得到了时任世界气

象组织风能组组长、中国气象局专家朱瑞

兆的支持，1993年下半年朱瑞兆邀请了美

国、英国、印度、意大利及日本的风能专

家，来中国参加风能资源评审会。与会专

家一致给予肯定，认为此地的风比美国加

州的还要好。

陈通谟在编写规划报告时，觉得“灰

腾梁”这个名字容易让人想起灰蒙蒙和一

片荒凉，也和他对这片土地寄予的希望和

热情不相称，因此他将“灰腾梁”改成了

“辉腾锡勒”，意寓腾飞的高地。随着

评审会的召开和专家们的传扬，“辉腾锡

勒”的名字后来变得四海皆知。

从一纸规划到实际的工程，这条路很

长，初创阶段更是艰辛。在内蒙古要建设

如此规模的大型风能发电场，面临着资

金、设备、技术力量都缺乏的局面。

1994年，陈通谟终于为辉腾锡勒争取

到了丹麦政府给予的、混合贷款为400万

美元的第一个项目，其中160万美元为赠

款。陈通谟利用这笔贷款从丹麦购买的

9台风电机成为辉腾锡勒最早的家底。此

外，他还利用项目培养、考察学习等办法

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1995年3月，内蒙古电管局风电办改

制为内蒙古风电总公司，陈通谟担任副

总经理。有了项目申请和开发的最初经验

后，辉腾锡勒后续的发展更加迅猛。在这

里，先后安装了全国第一台600千瓦风电

机组和第一台1.5兆瓦风电机组。到1997

年陈通谟退休前，共有7个国内外品牌的

风电机组同台竞技，成为了风电机组的检

验场。8年后的2005年，辉腾锡勒成为中

国第一个百万千瓦的风电场。现在辉腾锡

勒不仅是亚洲最大的风电场，还是一个著

名的旅游景点。陈通谟曾在《辉腾锡勒唱

新歌》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在辉腾锡

勒水草丰美的牧场上，有大群的马、牛、

羊和骆驼。它们在平衡旋转的大风车旁，

安详地吃草，如诗如画。”

“风电三峡”的梦想

1955年，陈通谟是怀抱着建设三峡水

电站的梦想进入清华大学水利系的，这个

梦想在他接触到风电后逐渐转变为建设

1987 年冬陈通谟（右 1）冒风踏雪考察

锡林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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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三峡”。他曾算过一笔帐，内蒙古

拥有全国可利用风能资源的39.8%，全区

平均风能强度是每平方米100瓦，在好的

风场可以达到每平方米300瓦甚至500瓦，

如果内蒙古的风能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不

仅可供内蒙古需要，还可以为北京提供电

能，同时大规模开发风能可以削弱风力，

起到减少北方荒漠化的作用。

在内蒙古建设“风电三峡”最早正是

出自陈通谟之口。从1994年起，陈通谟和

他的同事们就开始思索“风电进京”之

路。他在1995年发表的《华北电网的风力

发电》一文中提出了将内蒙古风电场接入

华北大电网的设想。在1998年发表的《试

论风电进京》一文中，他更从国策、法

律、社会、产业、经济、能源、环保、装

备、技术、市场等各个方面对“风电进

京”的可行性进行了初步论证。

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实力的

大幅提升，也得益于国家大力推动环境保

护、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政策，陈通谟的

“风电三峡”的构想现在已经成真。2015

年内蒙古风电装机容量达到2425万千瓦，

超过三峡电站225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如

今，“风电三峡工程”已经成为国家扶持

的重点建设项目的专用名词，包括甘肃河

西走廊、苏北沿海和内蒙古三个千万级的

风力发电项目。

祖孙接力薪火传

年事渐高后的陈通谟不能再在广袤的

戈壁上奔波，但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继续

干风电。在他的影响下，两个儿子和一个

孙子也投身风电事业，三代人牵手成为风

电世家，成就了风电圈里的一段佳话。

1996年，陈通谟即将退休。在他的劝

说下，下海经商五年多的长子放弃了自己

有声有色的生意，买断了15年工龄，去辉

腾锡勒当了三年临时值班工。为了给牧民解

决用电问题，父子一起开展小风电风光互补

工程。在陈通谟受聘担任乌兰察布风电顾

问后，父子二人先后帮助了多家企业在内

蒙古开发风电场、建设总装厂。

2000年，退休后结束三年返聘的陈通

谟仍然没有闲下来，带领两个儿子开始了

小风电的发明创新，研发出的吸风式风电

机组产品发电功率是传统机型的1.6倍，

并以低噪音、低风速启动的优势广泛应用

于风电路灯。

2004年，风电行业处于低谷期，在陈

通谟和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王承煦的积极

倡导下，工作在风电行业的清华校友成立

了“清华风电同学会”。“清风会”以促

进行业发展为己任，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已逐渐成为中国风电行业里一个有影响力

的群体和发展的中坚力量。

陈通谟被誉为“内蒙古风电的拓荒

牛”和“中国风电八大元老之一”，曾经

创出过很多中国第一，但是他从来没有在

与同学交谈时提到过这些。当同学们从陈

通谟夫人处了解到他于2020年3月不幸去

世的消息时，大家无比悲痛与懊悔。我们

悲痛的是病魔夺走了不怕苦、不怕累、为

内蒙古和全国的风电事业奋斗的他；我们

懊恼的是在他生前我们没有给予他更多的

关怀与鼓励。在我们回顾他的往事时，深

深感到他是我们身边的英雄，他是我们动

01班的骄傲，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杰出代表。

如今，风电接力棒已经交到了陈通谟

的孙子的手上。这个年轻人正循着爷爷一

生追风的奋斗足迹，在科技创新之路上大

步前行。


